
 

 

 

 

 

 

 

 

 

 



 

 

撤离 

“你听到了吗？它们已经进了墙里边了” 

那些金属的撞击声在狂风之中很难听清，但断然不会有错。围坐在桌

边的四人靠得更紧了些，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取暖。 

“你们觉得呢？”普雷斯科特完全没有掩饰他的紧张，“我想那些墙

壁很厚，它们大概不至于——” 

“闭嘴，”加里克又出了一张牌，“他在吓唬你，”他向对桌的玩伴

投去会意的一笑。“也许哦？” 

他们喜欢吓唬他，恰恩明白。他们都迷上了捉弄普雷斯科特的感觉，

看着他忽明忽暗的脸色比过去三天里所有的事情都有趣，至少比打牌

有趣。 

“如果它们在墙后面，我们就玩完了。”霍尔特不露声色地说，然后

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它们会把电缆咬断，然后我们就得冻死在这

鬼地方了。” 

加里克又摸了张牌：“不会”他应道，“在冻死之前，我们就会被它

们吃了。我们是方圆几里内最暖和的东西。这些虫子肯定会先来我们

这儿。” 

这位老兵至少有一点没有骗人，这里太冷了。六小时前，熔炉就烧坏

了。尽管他们在这个旧碉堡里找到了不少东西，但却不包括燃料。碉



 

 

堡的地下热源系统目前是他们唯一的热量来源，但这实在是杯水车

薪。 

“他们肯定还没来，”普雷斯科特争辩道，“幽灵会看见他们的，否

则他老早投弹了，我们也早就离开这儿了。” 

加里克咕哝着反对说：“不是幽灵，孩子，是幽魂。大大地不同。” 

第二轮胜负已定。霍尔特赢了那只罐子，以及六个大号洗碗机，十个

小洗碗机，还有几块破烂的多米诺古牌。昨天他们还在为午饭和冲淋

的而比赛，但目前这个情况下，他们未来已经变得难以预计。可惜多

米诺骨牌的数量不够他们拿来玩游戏，恰恩想，否则至少会比玩牌有

意思。  

“也许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他的，”普雷斯科满怀希望地提出，“也

许他已经准备好投弹了。” 

“也许他已经死了，”霍尔特把他的话堵了回去。接着是一股令人不

安的沉默。这句话正是在场每个人最担心的事情，只是没人想说出

来。 

“我……我想—” 

“谁管你想什么”，加里克打断了他的话，“撤离船不会来了。如果

特工被干掉了，我们就真的叫天天不应了。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 

这可能是真的，恰恩想。他们接到的指令非常明确：他们必须呆在这

座营地的废墟里，直到发现虫子的踪迹为止。到时候，分配给他们队



 

 

伍里的那个幽魂就会呼叫一次精确的战略核打击，然后使用无线电要

求撤离。 

简单地考虑一下，他们就是诱饵。 

和其他人一样，恰恩并不喜欢这一点，但这毕竟是他的第一份任务。

他的第一次外出任务。除非别无选择，他并不想越权行动或是违反指

令。  

唯一的问题是那个幽魂。他已经失去联系 26小时了。事实上，在整个

任务中他们根本没人见过这个幽魂。他们一直都只能通过一台破烂的

通讯器听到他的声音。而现在，那通讯器静得瘆人。 

更糟糕的是，那名幽魂是唯一一个知道撤离联络线路密码的人。 

“再呼叫他看看”，恰恩对加里克说，“所有的频段都试一次。” 

“你以为我没试过？”这名士兵轻蔑地说“除了静噪声以外什么都没

有。” 

“那我们必须自己去找他了，”恰恩说道，“我们必须去确认。” 

霍尔特和加里克无言地交换了下想法。恰恩知道这两位老兵经历过不

少任务，他尊敬他们这点。这两人曾经一起经历过许多恰恩梦想中的

冒险。这也是他应募入伍的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 



 

 

“我们当中抽一个人去,”霍尔特明确地说。事实上，他并不是指挥

官，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带领他们的下士已经失踪了。 

普雷斯科特满腹狐疑地问：“一个人？”  

加里克慢慢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娘娘腔说得对。现在是该行动了。” 

“谁—” 

“我们玩牌决定，”加里克说着拢起了牌堆。 

这营地说小也不小。幽魂呆在南边的哨塔里观察情况。要去那边除了

直接通过露天场地以外别无它法。而谁都知道那里又黑又空旷，最主

要的是冷的要命。 

恰恩看着这个壮实的老兵洗完那副到处都是卷皱的扑克牌，他那宽大

手背上满是伤痕。这副牌让他们好好忙了一周。 

 

加里克迅速地分完了牌。“输家去，没的反悔，没有‘三局两胜’。

你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回来，我们呆在这里决定下一步。同意？” 

每个人都点了头。普雷斯科特是最后一个点头的。确实没有别的什么

需要讲的。恰恩看着其他人都拿起了牌，才伸出手去拿自己的牌。 

两张Q。大，很大。 



 

 

“三张，”恰恩说着将剩下的牌面朝下放到了桌上。其他人也跟着换

下了三张牌，除了普雷斯科特。经过了一番犹豫以后，这位年轻的士

兵只弃了一张牌。 

“你只要换一张？”加里克问他。普雷斯科特用几乎像是在抱歉的神

情点了点头。加里克耸了耸肩，分出了剩下的牌。每个人都拿起了自

己的牌。 

“你先，”霍尔特对着恰恩说。然后别过头去吐了口痰。 

恰恩一言不发地放下了那三张Q。加里克见状不由得吹了声口哨。 

“你他妈真走运，娘娘腔。看来你不用去了。” 

“我也不用，”霍尔特翻开他的牌，那是一对 J，“感谢上帝，我已经

冻的连蛋都掉了。” 

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加里克身上。他刻意让他们等了一小会儿

以酝酿情绪。“一对 9。”他最后说。然后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

力，这位老兵把自己的牌面朝上放在了冰冷的桌面上。 

轮到普雷斯科特了。他不安地在坐位上扭动着身体。眼神在自己和别

人的牌之间移动着。最后他胆怯地手上的牌，让大家都能看到。 

“没戏，”霍尔特扫了眼他手里的牌，“五散牌，带一张尖” 

加里克拿过普雷斯科特的牌，然后把它们全摊在了桌上，“你他妈是

想干嘛？搞中张顺子？”他大手一挥扫开普雷斯特科的牌，“你忘了

这副牌在我们找到它的时候就已经少了一张 K了吗？太蠢了。” 



 

 

普雷斯科特依旧什么也没说，他耷拉着肩膀摇了摇头。然后举起双手

示意投降。 

“衣服穿厚点，”加里克拿起自己的牌，“外面可—” 

恰恩突然拽住了加里克的手腕。“把手抬起来一下看。”  

老兵恼怒地缩回了他的手臂，就好像被碰到了伤口一样。恰恩任由他

抽回了手，只是看着眼前的牌面说了句：“看来你有两张方片 9。”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加里克的手上。恰恩说的是真的。 

霍尔特爆笑道：“哦，伙计！你是从哪弄来那东西的？那么多次有去

无回的任务……我跟你一块抽签那么多次，我一直以为你绝不会对我耍

花招！”他继续大笑，用手按住那张作弊的牌。那张牌不止来自另一

副扑克，而且连背面的颜色也不一样。 

“闭嘴！”加里克恶毒地咒骂道，他向着恰恩方向狠狠地瞪了一眼，

“这个小娘娘腔有三张Q。真可爱。他这辈子也就只能在牌桌上看到

Q了！” 

加里克突然站起身来。他足有六英尺半高，他一脚踩在桌上，然后伸

回腿让大家看到他腿肚子上那块被咬掉一大块的伤疤。 

“看见没？”他指着伤疤说，“那是一只异虫女王咬的，我在第纳尔

斯星区见过真正的Q，我们第一天就损失了 800 个兄弟，第二天 600

个。” 



 

 

每个人都站在那里不说话。普雷斯科特的眼睛不愿意离开地板。霍尔

特依旧在笑。 

“还有这个，”加里克拨开自己脏兮兮的头发，“这被一把手枪打

的，直接给我的头开了个洞！”他用手指戳了戳那个孔。“是友军开

的火，那天真他妈走运！” 

恰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但普雷斯科特却害怕地往后退去。加里克抓

住他的肩膀，贴近他的脸。他那口黄牙离普雷斯科特的鼻子只有几英

寸远。他咧开嘴咆哮道。  

“你去，”他喊道，“这点不会有变化。我已经出过力了，我年纪大

了，做不了这种事，现在轮到你了。” 

加里克慢慢地放开了他的手。普雷斯科特跌坐在椅子上，彻底被击垮

了。很明显，他眼下哪里都去不了。 

“我去，”恰恩出乎意料地说了句。 

霍尔特惊讶看着他，好像是第一次见到恰恩一样：“嗯？你确

定？”。 

“确定。”恰恩点点头，似乎是在说给自己听，“我可不想继续在这

儿发呆。让我们快点结束这事吧。” 

 

--- O --- 



 

 

 

这套旧式战斗服非常沉重。他们在碉堡的军械库里找到了这套装甲的

胸甲部分，并在压力们外面的床角柜里找到了腿甲。这套旧盔甲完全

没有动力供应，贴在恰恩的身上感觉冰冷冰冷的，但至少还可以抵御

寒风。 

腿甲和护手完全找不到。恰恩差点连头盔都没有就得出门。“这

儿，”就在恰恩走出门的时候，霍尔特丢给了他一顶没了护目镜的头

盔，“勇气是好事，但愚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完这些，这位老

兵转身回到了碉堡里。 

碉堡外狂风刺骨，恰恩必须把身体前倾才能勉强避免自己被吹倒。碉

堡门口的两个人一边给他指示，一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屋子里面。  

“南塔在那边，”普雷斯科特对着恰恩喊道，他已经从头到脚冻僵

了，“往机器库那边走，然后经过第三个车库，碰到墙以后左转，然

后直接往前走。” 

恰恩点点头。加里克把自己的枪递给了他，然后再他肩上重重一拍：

“好运！” 

“我走以后记得封住门。”恰恩提醒他们。 

加里克笑笑：“不用怕。” 



 

 

他的同志们小时了。恰恩转身向着狂风前进。边咒骂着这该死的风向

和他的前进方向正好相反。他一步步地前进，用一只手护住眼睛，另

一只手支撑住身体。 

要去机械库就得穿过一片宽阔的空地。这是这趟旅途最麻烦的包袱

恩；由于周围没有任何建筑，风力几乎加强了两倍，寒冷程度几乎加

强了五倍。它像液体一样在他身上流动着，通过他暴露的脸孔吹进了

他的脖子和胸甲里。恰恩的双手很快冻住了。由于他试着用手护住眼

睛，他的手指冻成了类似敬礼的姿势。 

然而，他仍在一步步地向前迈进。很快，恰恩发现自己已经通过了这

块冰冷光滑的空地的一半。放眼四顾，他感觉自己正身处什么幻境

里。往身后看，他几乎辨认不出那低矮的碉堡的轮廓。往前看，那机

械库好像遥不可及。低头看，脚下什么也没有，只有光滑的黑冰，及

其下冰冻着的沥青。  

恰恩握紧了他的钉刺枪继续前进。他花了十几分钟才穿过空地，又花

了两到三分钟抵达机械库。正如普雷斯科特所言，他看到眼前成排的

车库，于是向着那个方向走去。这时，他惊讶的发现，第二个车库是

开放着的。 

他一直希望有地方能让他进去躲避一下寒风，并让四肢回复一下血

色。而眼前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走运。恰恩蹒跚着穿过狂风，走进

了黑暗的车库大门里，来自前方的冲击力消失了，他不得不重新稳定

了下自己的身体。 



 

 

很难相信，就在几个月以前，这座边哨还在运作中。环顾四周，恰恩

试着想象几百号人在里面工作的情形。他们驾驶着机械，维护着防御

系统和建筑。他们睡在兵营里，在食堂吃饭，种植他们自己的产品，

并保养着发电机。 

直到异虫出现。恰恩站在原地，活动着他的四肢。他感觉这种事情好

像经常发生。 

这时，在车库的角落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一开始动静很小，几乎无法察觉。但他的眼睛渐渐习惯了没有月光的

黑暗，恰恩开始注意到一些异状。在各种货物的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移

动着，暴露了它的位置和大小。等到恰恩的大脑明白了过来那是什

么，他已经开枪射击了。 

钉刺枪的火花以每秒三十次的速率照亮了黑暗的房间。那只跳虫很快

就暴露在了一片血花和组织碎片中，挣扎了几下然后就死了。恰恩看

着它的身躯在黑暗中蜷曲着，然后被他的钉刺弹撕成碎片。但他仍然

持续射击了好一段时间。 

“异虫。就在这儿。” 虽然恰恩的身体音位刚才的战斗而热了起来，

但他的背后却传来一阵寒意。他感觉手中的钉刺枪非常温暖。它沉重

而又有力——似乎正在请求恰恩继续扣动扳机。这种情绪影响着他，

又或者单纯是因为他的身体像要对四肢传递更多的热量。 



 

 

恰恩打开了枪伤的探照灯，照亮了敌人的尸体。甲壳的残片布满了整

个车库……鲜血、粘液。还有四周墙上粘着的，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的

东西。 

士兵谨慎地前进着，用枪尖挑了挑跳虫的残躯。他惊讶地发现对方的

体型原来并不大。而且看起来似乎非常的……无害。恰恩站在那里，怀

疑地想着为啥这种东西会那么危险，并成为许多可怕的故事的主角。 

这时，第二和第三只跳虫从背后扑向了他。 

讽刺的是，救了他的正是它们的速度。跳虫的冲击力把恰恩撞得跌倒

在地，他的钉刺枪也被撞飞了出去。他的来两个攻击者飞得比他还

远。它们撞上车库光滑的背墙时，爪子和利刃发出的刺耳撞击声。 

其中一只撞得太重，四脚朝天地在地倒在地上。恰恩判断它是被撞晕

了。它在冰冷的地板上挣扎着，努力翻身起来，一只破碎的翅膀扭曲

成了一个古怪的角度。恰恩呆呆地看着它挣扎。他能感觉到这个生物

的眼神中传来像要将他吞噬的狂暴。在黑暗中，这对橙色的眼睛就燃

烧着的煤球。 

而另一只跳虫极有可能在他拿回机枪以前站起来。恰恩不敢冒险，狠

狠地往这只虫子节状胸腔上踢了一脚。这一脚踢的正是时机，正好避

开他被对方那两把大镰刀刺中的命运。 

在它们试图恢复平衡的时候，士兵弯腰捡起他的钉刺枪。恰恩挥起长

枪，迅速盲射了两梭子弹。而目标正好落进了一堆障碍物 后面。恰恩



 

 

不确定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标，为了安全起见，他继续开了几枪。晦暗

的障碍物后面飞起了不少破碎的金属和弹壳残片，以及烟尘。 

他突然想起了另外一名敌人，转过身去，士兵惊恐地发现前一只跳虫

已经不见了。恰恩精神地往着出口的方向退去，并同时警惕地看着四

周，寻找那对橙色的眼睛。在烟硝的黑暗中，只有那对眼睛才能暴露

他敌人的位置……至少别人是这么教他的。 

当他步出车库，狂风瞬间吹得他无法维持平衡。撒遍地面的月光似乎

亮的不可思议，和黑暗的车库内部形成鲜明的对比。恰恩盲目地响着

车库内部扫射了一小会，以争取时间进一步脱离这个可怕的地方。他

边退边间歇性地射击，狂躁地寻找着他的下一个目的地。 

他只低头瞄了一眼。钉刺枪的弹药数量 LED闪烁着一个数字“01”。

而当他再抬起头来，那个生物已经穿过了车库的大门。它布满尖牙的

下颚撕开了他的上臂。恰恩在看到它之前就先感觉到了疼痛。 

恰恩用枪口顶住跳虫的躯体，并疯狂地射击。最后的五六十发子弹把

这个生物打成了一块破布，将它的躯体撕成了两半。最后一发子弹的

声音在空旷的基地里回响着，重复了七八次才安静下来。 

恰恩的前臂血流如注，鲜血染满了他的左手。他肩膀上的肉也裂开

了，传来一阵阵的刺痛，好象有什么毒液在他体内流窜。他丢下弹药

已经显示 00 并发出警告音的钉刺枪。转过身去，向着第三个车库飞快

地奔去，并寻找普雷斯科特所说的那面墙壁。 



 

 

墙壁非常巨大，找到它没花多少时间，它有四十码高，而且厚得不可

思议。墙顶上原有一个位置曾按放过机枪塔。现在只有几根电线从一

个空洞里垂下来，在狂风中来回摇摆。 

恰恩花了不少功夫解开自己的胸甲，并把它丢到一边。盔甲的上半部

分已经扭曲了，每走一步都会戳着他的喉咙。没有了枪和护甲，他感

觉自己好像赤裸着，但全身也感到不可思议的轻松。他转向南边并开

始前进。   

他向前一百码后停下了。墙上有一个能装下两辆卡车的大洞。包裹着

墙体的钢铁从外向内熔化了，地面上覆盖着大块的硬化的熔渣。如果

这是一颗燃烧炮弹的杰作，这倒是很正常。唯一的问题是，不存在这

么大颗的炮弹。 

他身上的每一丝自保本能都尖叫着让他赶快离开。恰恩已经看到了那

座哨塔，像个鬼怪一样耸立在远处。趁着自己的幽默感还没有完全消

失。他挤出了一丝紧张的笑声，结果非但没有让他感觉好些，反而吓

到了自己。 

还有一半的路就能到塔下了，恰恩的直觉却让他转过了身来。在身后

的远处，有什么物体在沿着墙体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度向这边奔来。  

一只断了翅膀的跳虫追过来了。 

恰恩拔腿狂奔，坚硬的冰沥青让他的脚部非常疼痛。赶到塔中是他唯

一的机会。他考虑过是否要在这个怪物接近他之间给它一击，但目前

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可能性。 



 

 

奇怪的是，他出汗了。他身处寒风之中，身上还在流血……但是他觉得

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热过。他的衬衣被鲜血和汗水浸湿了，而他的肺部

因为吸收太多冷空气而狂野地燃烧着。塔已经渐渐接近，像一根圆润

的金属长矛刺向天空。 

他比那个野兽更早抵达哨塔的电梯，并按下了黄色的大按钮。什么都

没有发生。恰恩的心瞬间沉了下来。他再次拼命地敲打按钮，然后意

识到这根本不会奏效。 

整个营地目前正在用备用电力在运作——只能维持生命维持系统和紧

急照明系统。在碉堡里生活的那一周已经让他了解到了这一点。只是

在那一瞬间，他没有想起这点。 

恰恩能听到那个跳虫的声音了。它边冲刺边在尖叫。这比实际看到它

还要令人害怕；这个生物的非人尖叫渐渐盖过了狂风，随着它的接近

越来越响亮。很快，它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耳边重复那叫

声。这声音无疑会让他疯掉的……在它的牙齿咬断他的喉咙前。 

还有消防梯可以用。消防梯固定在塔的背面，一直延伸到塔顶。恰恩

快速跑上楼梯，根本不敢回头看。他把手尽力地往前伸，拽住最高一

级的横板，然后拼命往上爬。 

在他距离地面两英尺时，跳虫终于缠上了他的脚腕。这个生物的力气

大得和它的尺寸完全不相称，恰恩拼命想甩开它，但它的利刃深入骨

髓。恰恩试着用另一只脚去踢开它，但只踢到了空气。下放传来的尖

叫声似乎从愤怒变成了胜利的怪啸。 



 

 

跳虫正在蹂躏他的双腿。这痛苦几乎无法忍受。怪物利刃般的前肢来

回切割着，把血肉一直溅到塔底。恰恩咬紧牙关尖叫着，全力往上爬

去。他的膝盖撞上了什么东西，但他依旧继续向上爬行。 

随着那怪物猛力的一推，恰恩的身体撞上冰冷的铁塔。响亮的金属撞

击声非常刺耳，一时间驱散了他被疼痛笼罩的思绪，他的头脑突然清

醒了。 

毒刺枪。 

恰恩用一直颤抖的手去摸索他的佩枪。C-7 枪在他手里无法控制地抖

动着，瞄向下方。他不顾那高分贝的尖啸和随之而来的非人惨叫声，

一次次地扣动扳机。这些声音震荡着他的头骨，几乎要把他逼疯，但

恰恩仍一直扣动着扳机，直到他听到的只剩下一连串代表子弹已经射

空的咔嚓声。 

他睁开眼睛向下看去。毒刺手枪已经把跳虫钉在了冰冷的地面上。它

蜷曲的身体徒劳地想要挣脱，但是它已经完全支离破碎了。  

恰恩往下爬了一步。把枪托对准怪物的头部狠狠地砸了过去。然后，

他慢慢地在狂风之中，向着 60英尺高的塔顶爬去。 

 

--- O --- 

 



 

 

塔的内部有着令人满足的温度。两个蒸汽熔炉负责提供整座塔的热

量，而当恰恩爬上塔顶时，发现它们正在全力运作着。 

塔顶的消防门已经被砸开了，应该是那个幽魂所为。这是个好兆头。

考虑到这一点和室内传来的热量，恰恩觉得前景十分乐观。 

他走进观察仓里，眼前的景象让他窒息。巨大的玻璃钢墙壁将整个地

区的景色一览无遗。两个白色的月亮低垂在东方，照亮了整个荒芜人

烟的荒原。这是一幅孤独而迷人的景色，美丽而凄凉。 

恰恩凭着玻璃钢的反射打量了一下自己。他从头到脚覆满了鲜血和污

渍。他的肩膀肮脏地鼓胀着，他腿上的伤口更为严重。他静静地看

着，心想加里克是否还会再叫他娘娘腔。 

在观察仓的另一端站着一个人类。他的半个身体笼罩在阴影里，抬着

头观察着窗外。这就是那个幽魂了。他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恰

恩一时间怀疑他是否已经死了。 

这时，幽魂的头转了过来。他转身看向恰恩，似乎在打量着他。恰恩

没法看到这个人脸上的表情——他面具上的机械眼睛空洞地发着光。

这情景十分碜人。 

 

“嗨，”恰恩脱下头盔喊道，“嗨！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跟我

们联络？” 



 

 

幽魂仍站在原地，两手交叉在胸前，注视着眼前的黑暗。恰恩等了半

分钟也不见对方回话，他鼓起勇气向前走了一步。 

“我们不想再烂在那个碉堡里，”他说，他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但

与他在外面经历的那些考验相比，这并不算什么。他的恐惧很快褪去

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该离开这里了。呼叫撤离船。虫群不会——” 

远处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恰恩的视线。他下意识地向着玻璃钢窗走了两

步。他在下面看到了什么。在营地的墙壁之外。 

“我们……”  

士兵把话噎在了喉咙里。地平线的那一边，又什么东西在移动着。搅

动着…… 就像是虫群。 

“是虫群！”恰恩就块被这景像震住了，“就在那儿！” 

数百，不，数千的虫子在营地外的远方集结着。它们并没有前进，但

恰恩能感觉到它们兴奋的喧嚣声。他看到一大片的跳虫，还有几只巨

大的虫子夹杂在队伍之中。远方的天空中还有几只异龙在缓慢地盘

旋。 

幽魂一句话都没有说。 

恰恩兴奋地走向观察窗口：“就在那，快呼叫核打击！现在使用核弹

就能把它们一网打尽！” 



 

 

机械而诡秘地，幽魂吐出了四个字： 

“已经完成。” 

恰恩闭上了眼睛，一股轻松而愉悦的心情涌了上来。核弹终于要来

了。它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抹去了脸上的汗水和

头发。他已经开始想象远处撤离运输船的引擎轰鸣声。 

一切顺利。一切顺利，除了地板上的红点。 

随着液压装置的嘶嘶声，幽魂的护目镜升了起来。护目镜后是一双苍

白呆滞的眼睛，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他的身体因为机械性的冲击猛

地向前地向前移动了一下。这时，恰恩看到了感染者的触手正刺在面

前这个男人的脊柱中。 

“已经完成。”幽魂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但他的嘴唇却没有移动。相

反，他的面部肌肉开始扭曲成一个难看的笑容。那是一种只有不懂得

微笑的生物才会作出的肮脏而不自然的笑容。  

幽魂退入了阴影之中。恰恩最后看到的东西是隐形装置启动时的光线

扭曲。 

他的嘴巴张大了，体内所有的血液正急速消失。 

地板上的红点仍在继续闪烁着。蒸汽熔炉的轰鸣声变得越来越响亮。 


